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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村的由来

在大安市月亮泡镇西南汉书村地界，有三座一字排开
的陵墓，这里安葬着70多年前壮烈牺牲的骆汉书、马殿元
和周怀禄三位烈士的遗体。为纪念骆汉书烈士，1947年
春，中共赉广县委决定，将原大赉县端基区改为汉书区，将
端基屯改为汉书村。

汉书村的现状

汉书村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政府所在地，距大安市区
37公里，幅员面积748平方公里。有耕地440公顷、林地
86公顷。下辖2个自然屯，总户数724户、总人口2776
人，常住户523户、1980人。全村共有农用机械450台
（套），大口径农田井48眼，灌溉面积500公顷，灌溉率
95%。巷道硬化率95%，住房砖瓦化率达100%。数字电

视入户率100%。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5万元。村
主路两侧加宽及硬化2000米，路灯40座，修建文化广场
1.6万平方米。

骆汉书烈士事迹

1941年，骆汉书加入新四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
他被派到东北工作，1946年3月，被大赉县委派到五区(今
汉书区)工作，任区长。他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清剿土匪、
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1946年8月30日早晨，嫩江东岸的山西红网房子一
带突然枪声大作，骆汉书以为江东的“胡子”要来袭扰，便
派通信员周宝和迅速通知东山头、叉古敖等农会去江边阻
击，自己率领区中队战士周怀禄等人赶往江边“菜园子”布
防。周宝和在执行任务途中被叛匪突袭劫持，被逼叛变，
准备伏击骆汉书。骆汉书闻听周宝和被劫，带人前往解
救，不料途中遭受已经叛变的农会会长张万发蒙骗，被引

诱到事先设计的伏击点，遭到隐藏在暗处的叛匪袭击，骆
汉书中弹牺牲。

骆汉书用热血和生命，在大安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可歌
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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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年画，儿时过大年的情景马上映入脑
际。新时期的年画，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注入了
新的元素。年画流传千余年，本是民间绘画体裁，
兴于汉，盛行于宋清，鼎盛于新中国。

通榆年画发源于通榆，壮大在吉林西部，在汲
取传统民间艺术营养的同时，继承了中国画的精
华，形成了独特的通榆风格。作为通榆画家艺术
与智慧的结晶，通榆年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
成为我国新年画界的主力军，无论是作为中国民
间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还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重要代表，都成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重要历
史见证。通榆县在1991年6月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通榆画家们使用工笔重彩、擦笔水彩、勾线平

涂等绘画技巧，创作反映出具有地方特色、风土人
情的大批新年画作品，他们以特有的技法技巧构
成了独一无二的通榆年画艺术。同时，也涌现了
刘长恩、姜贵恒、安学贵、谷学忠等一大批享誉全
国的知名画家。

“曾经的通榆年画走过了一条漫
长又辉煌的艺术之路。”通榆县文联副
主席朱莫愁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通榆人民在发展建设、享受
新生活的同时，也有了对艺术新的需求。本地画家们
响应文化部号召，集中创作了一大批感党恩、颂祖国、
赞英雄并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新题材、新内容的
美术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一大批展现通榆地域风
光、风土人情的新年画走进了通榆人民的生活。

通榆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科尔沁草原边陲，是
著名的丹顶鹤之乡。人杰地灵赋予了通榆年画饱
满的关东特色、鹤乡风情和草原情怀。通榆年画
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丰富，有国画、水彩画、水粉
画、擦笔水彩、民俗画、装饰画、连环画等画种。

第一幅通榆年画是196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刘长恩的《打猪草》，也是吉林省最早的年画
作品之一，开创了吉林省年画创作的新纪元，奠定
了吉林新年画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到
90年代是通榆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通榆年画创
作群体逐渐发展到百余人，参加省市县各级展览作
品逾500幅，近300幅作品在全国20余家出版社
出版发行；其中有近百幅作品参加省展，40多幅作
品获省级奖，23幅作品参加国展，4幅作品在国展中
获奖。

当年，通榆年画家刘长恩、姜贵恒、安学贵、朱
家安、谷学忠、刘庆涛、李树芳、刘佩珩等8人被省
美术家协会的同志称为“通榆年画八大金刚”。

作为重要的创作技法，擦笔水彩年画更是独
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通榆第一幅擦笔水彩年

画，是1963年由姜贵恒与上海年画家魏瀛洲合作
的《剪窗花》，作品问世后，曾创下再版10余年、发
行量达7亿多张的记录。此前通榆年画多用工笔
重彩、平涂勾线等画法，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擦笔水彩画在全国流行。1980年前后，刘长恩、安
学贵、谷学忠3位画家先后两次前往上海，向著名
的年画家李慕白老先生学习擦笔水彩年画技法。
学成归来后，通榆年画整体画风都有了改变和突
破，又经创新发展，融合通榆画家的集体智慧、体
现地方特色，形成了更符合东北特点的擦笔水彩
年画风格，并由此诞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历数通榆年画之“最”，除吉林省最早的年画
作品《打猪草》和创下全国年画发行记录的《剪窗
花》外，刘长恩的《巧妈妈》刊载在1964年《美术》
第2期上，是通榆年画发表在“最高权威学术期刊”
上的作品；安学贵创作的《年三十》入选1984年第
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得第三届全国年画作品
展览二等奖，是通榆年画获得的“最高奖项”；刘佩
珩共出版发行了78幅年画作品，是通榆年画创作
与发行数量“最多”的画家。

“通榆年画不是木版年画，每一幅
都是手绘作品。”画家谷学忠说

传统的年画创作多以木版雕刻印刷为主，而
通榆年画是新年画，通过手绘创作而成。谷学忠
老师正是通榆新年画的开拓者之一，从上世纪60
年代到90年代，他创作了百余幅年画，其中50余
幅先后在吉林、天津、上海、黑龙江、宁夏等地的美
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让鹤乡通榆扬名省内外。

谷学忠等老画家采用工笔重彩和擦笔水彩年
画技法来表现传统题材内容，一些30多年前的作
品，虽经岁月洗礼，但色彩依然艳丽、画面依然灵
动，显示了画家高超的技巧。

擦笔技法是以特制的羊毫笔，蘸炭精粉在作
品人物皮肤轻轻擦出明暗，擦到类似黑白照片显
影，然后用透明水彩颜料画，第一遍用暖色，待完

全干后用冷色，冷暖交替几遍后，就出现很独特的
柔和厚重的皮肤色彩。

谷学忠老师早期年画作品是用工笔重彩、勾
线平涂等方式创作。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作品
多数是擦笔水彩年画。如1981年和1984年由吉
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家的羊羔》《劳动致富多
光荣》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激
发了群众的劳动致富热情；1984年出版的《鸡鸣富
贵》、1985年出版的《月月有余》两幅年画则是改革
开放后，人们勤劳致富的写照。

除了紧扣时代主题，在谷学忠老师创作的年
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向海风光、丹顶鹤等具有地
域特色风情的作品。如作品《旭日松鹤》，既是传
统题材的装饰画，寓意松鹤延年，又融入了鹤乡通
榆丹顶鹤的元素；年画《宝葫芦》当年在全国发行，
先后印制了几十万张，用解放牌大卡车拉了二十
几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百姓过年贴年画的
习俗渐弱，年画创作也随之越来越少。正是这个
时期，谷学忠老师的年画创作也有所停滞。随着
时代的发展，在经历了20余年衰落后，通榆年画这
一艺术瑰宝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在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发展的重要时期，通榆年
画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与使命。

难能可贵的是，谷学忠等老一辈通榆画家们
将自身积累了几十年的年画创作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了通榆年轻一代的美术创作者，培养出了
一大批青年画家，使通榆年画能够传承，在原有的
基础上发扬光大。

“我们何其有幸，成为通榆年画创
作的传承者，这是我辈之重任、之荣
光。”通榆年画传承人、通榆年画艺术
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彦秋说

通榆年画能洗去岁月之烟尘，重新走入人们
的视线，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得益于
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更有赖
于老中青三代画家们深深的家乡情怀和年画情
缘。

2014年，中年画家宁英明凭借着少年时在老
一辈画家身边耳濡目染的记忆和对通榆年画的热
爱，萌生了创作年画的想法，可是，提起笔来却不
知如何下手。抱着这样的遗憾，他到73岁的老画家

谷学忠家中请教，得到了谷老师的热情指点。此
时，通榆年画已近20年没有新作了，老画家们年逾
古稀无力执笔，中年画家们很少有人懂通榆年画，
年青一辈对它感到既亲切又神秘。施彦秋看到谷
老师家中的年画藏品和各种画具，听他讲述通榆
年画走过的岁月沧桑，她激动得不能自抑，冲口而
出：“谷老师，我想跟您学年画！”这一句话让老人
家震惊了：“什么，你想学年画？还有人想学通榆年
画？！”谷学忠的眼睛湿润了，他看到了通榆年画复
兴的希望。

从此以后，在谷学忠、赵志斌、倪彦智等老一
辈画家的指导下，青年画家们开始学习年画元素、
年画技法、构思构图等年画语言等知识，特别是传
承弘扬了擦笔水彩年画等技法技巧。省内外的通
榆籍老画家们听说了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倾
力支持。谷老师更是拿出了珍藏的画稿，把一生
的经验技巧向弟子们倾囊相授。2021年3月底，
通榆年画第三期创作培训班就要开班了。可是就
在前些天，年逾八旬的谷老师因病住院了，刚刚做
完心脏支架手术出院第5天，他不顾学生们的劝
阻，执意来到培训场地。学生们担心他的身体，老
人家却说：“这次培训准备了几个月，前期创作我
都参与了，现在是关键期，就怕你们把握不好前功
尽弃，我在家能坐得住吗？”

2021年6月，通榆县正式成立了年画艺术传
承发展研究中心，发展了40余人的年画创作骨干
团队。据了解，这个团队是我国现有最大的一支
擦笔水彩年画创作队伍。团队还联合县教育局，
将年画课程纳入中小学美术教育范畴，在全县20
余所学校开设了年画课，受益学生近万人。

团队在县里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近几年创作
了百余幅擦笔水彩年画作品。先后有47幅作品在
省展中获奖，14幅作品推荐至国家级展览，组图
《鹤乡冰雪情缘》入展全国“冰雪情·冬奥梦”主题
绘画展，15幅作品入选中国年画网络邀请展。

通榆县还出台了聘用地域特色优秀文艺人才
的特殊政策，建立文艺创作中心，请谷学忠等老艺
术家定期对学员进行指导。农民画作者郭丽华就
是年画创作团队中的一员，她本身就是农民，有着
丰富的生活基础，所以她的创作大都来源于农村
生活，作品接地气、有故事、有寓意，很多内容还结
合了乡村振兴等大主题、大题材进行创作，取得非
常好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通榆年画艺术中心入驻县电商中

心，年画艺术家和学员们又参与了通榆特色文创
产品的开发，在通榆豐年货大集上设立了文创展
台，通榆豐新零售体验馆设立通榆文化展示区。
在通榆县消费扶贫专馆设立了文创产品专区，精
心选取了通榆年画摆件、画盘、书刻、葫芦烙画等
十大类5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上线展示经销。以上
产品成功入选了省商务厅编制的吉林省优质网销
文创产品名册，从而推动了地域文化产业发展，通
榆“年画画乡”的美誉再度叫响。

把老艺术家的技艺和智慧保护好、传承好，使
之在现代社会焕发更加炫丽的光彩，积蓄更加厚
重的文化自信，需要一代又一代传承者砥砺前行、
不辍躬耕。通榆年画的守护者、传承者，正为此坚
守着、努力着。

白居易一生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
苦，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更多的
关注，写出了像《卖炭翁》《琵琶行》《观刈
麦》等脍炙人口的诗章。年届而立，他愈
发怀念起山乡风情，羡慕起“农家乐”来。

大约是八九岁时，白居易随父迁居
任所，在江淮地区度过了简朴的童年。
正是在这段时间，白居易遍览周边田园
风光。成年后，他又数次踏上这片土地，
并用赞美的口吻写出了长诗《朱陈村》。

白居易诗中写道，距徐州丰县百余
里，有个地方叫朱陈村，青山为伴，绿水
为邻。由于远离尘嚣，这里民风淳朴，古
风犹存。耳闻“机梭声札札”，眼见“牛驴
走纭纭”，蓝天下“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
薪”。乡亲们自给自足，不离故土，“家家
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
村之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村
中朱陈两姓人家，世代通婚，史称“朱陈
之好”。更让白居易羡慕的是，“亲疏居
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
隔旬。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
多寿考，往往见玄孙”。

在我国古代，因仕途失意而归隐的
文人，通常会寄情山水，赋诗田园。孟浩
然虽有名动公卿之才，却无进身之机。
隐居鹿门山期间，应邀去农家做客，酒酣
耳热之际，写下了《过故人庄》：“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
桑麻。”似这般恬适的“农家乐”场景，对
自小生活在乡镇的白居易来说，再亲切
不过了。

白居易笔下的《朱陈村》并非归隐者
的田园诗，而是庄户人的风俗画。全诗五
言六十八句，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前半
部分记叙朱陈村的民风民俗之淳，后半
部分回顾自己半生飘零之苦，两相对比，
悲从中来，不胜唏嘘，“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
三十为谏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亲恩。承家与事国，望此不肖
身。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更那堪“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
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
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
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
根”。结句落在“一生苦如此，长羡村中民”。

十五岁那年，已随父迁居衢州任所的白居易，仍念念不忘
昔日的时光，写下了《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这与
他在《朱陈村》中所陈述的“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相符。如
果说，《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是他“十五能属文”的
处女作，那么，《朱陈村》则是他“愁霜侵鬓根”的回忆录。

朱陈村这个地方，苏轼也曾到此一游，据他考辨，该村不
属徐州属宿州。苏轼曾知徐州，考据应该可信。其实，全国名叫
朱陈村的庄子有多处，如临沂、泰州、淮安等地都有朱陈村，我
等大可不必拘泥于此，用心欣赏白居易笔下的“农家乐”便是。

近些年来，身居都市的人，置身“钢筋水泥”森林中，不免
心生厌倦。遇有闲暇，往往会往乡郊野外跑，去享受一番“农
家乐”。白居易这首《朱陈村》，也算得上是世外桃源“农家乐”
了。正如蒋艳教授所云，朱陈村曾令白居易心向往之，白居易
则使朱陈村千古留名。长久以来，“朱陈之好”已成为姻缘和
合的代名词。朱陈村则成为我国古代乡民的理想乐园，被赋
予美好农耕社会的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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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窗花 姜贵恒 魏瀛洲作

打猪草 刘长恩作

通榆年画承文脉 几代匠心展情怀
——通榆年画传承走笔

●吴珍 本报记者 李彤君/文 张殿文/摄

讲述非遗故事 传承非遗文化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密州的一
个中秋夜晚，苏轼双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
陡然发出一句千古之问，问这青天，问这明月，
究竟出现于何时？有此疑问的不仅是苏轼，还
有很多诗人，他们用不同的妙句书写着中国人
的哲思与意蕴。

说起问天问月诗，最著名的篇目当推屈原
的《天问》，他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诸多事
物现象发问，一共问了170余个问题，“天何
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
在哪里与地交会？黄道为何十二等分？日月
天体如何连属？众星在天如何陈列？“夜光何
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月
亮有着什么德行，竟能死了又再重生？对月
亮有何好处，玉兔能常在其腹中？这密集排列
的问句令人目不暇接，不禁惊叹屈原深邃的观
察力和绮丽的想象力，他不仅对一些传统观念
敢于大胆怀疑，还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探索
精神。

中天悬着一轮明月，像黑夜中的眼睛，给
了多少人心灵的抚慰，又让多少人心向往之。
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正是张
若虚以一支清丽之笔，描绘了一幅“幽美邈远、

惝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遐思冥想，仿佛想探究
宇宙的奥秘，谁是最初见到月亮的人？月亮又
是哪一年与人相遇的呢？身处一个阔大浩渺
的空间之中，人会感到孤独。“人生代代无穷
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明月万古如斯，人虽然
也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只是已非今夜之我了，
但反过来想，生命尽管是有限的，但通过生生
不息的延续，似乎也实现了如明月般的无限。
诗人有片刻人生苦短的感伤，更有着与明月共
存相看的热爱。

李白也是极爱明月的，而明月也似乎总是
偏怜他许多。“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
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诗

人对浩瀚的宇宙心生困惑不解，他不知后世会
有航天器能抵达月亮，只是觉得月亮高不可测
却又若即若离，要不然，为何我到哪里月亮就
跟着我到哪里呢？这种相对运动造成的错觉
滋养了李白的诗意，道是无情却有情，诗人接
着想追问月的来处与归处，“但见宵从海上来，
宁知晓向云间没？”罢了，有些提问不需答案，
时光如水，幸有明月相伴，“唯愿当歌对酒时，
月光长照金樽里。”莫负韶华，且珍惜当下，将
月光酿成的酒一饮而尽吧。

宋代词人辛弃疾有一首别出心裁的《木兰
花慢·可怜今夕月》，他对月亮既感好奇，又疑
惑许多关于月亮的说法。辛弃疾开门见山，在
小序中交代背景，这是一首模仿屈原《天问》的

送月词。“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
才见，光影东头？”词人先问，可爱的月亮降落
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继而问，难道说另外
还有一个人间，那边的人们刚刚看到月亮从东
方升起吗？这一问石破天惊，差点悟出了月球
绕着地球转的原理。“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
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词人对月中嫦娥的神话故事产生了怀疑，而且
好奇月亮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月亮没有绳子系
住，为何能有规律地运行？“谓经海底问无由，
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
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有人
说月落后会经过海底，如果确是如此，长鲸不
会触破玉殿琼楼吗？玉兔不通水性又怎么办
呢？“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即便顺利
渡过大海，圆月为何会变成弯月呢？这首词让
我们看到豪气干云的辛弃疾，也对自然有着细
致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

中华儿女对月亮与浩渺无穷的天空的追
寻永不止歇。今天，“天问”“嫦娥”“玉兔”“北
斗”“天宫”等一个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名字
穿梭在天地之间，这是当代中国人用科学探索
宇宙的壮举，是向未来发出的浪漫信号。

望 月 有 所 思
●王影


